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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

韩二帅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　要：蒙元时期，皇帝 （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

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

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

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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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名现象在蒙元时期较为特殊，清代赵翼在其
《廿二史札记》中写道：

元时汉人多有作蒙古名者……盖元初本有赐名

之例，张荣以造舟济师，太祖赐名兀速赤……．世
祖赐名尤多……［１］７０１—７０２

可见，太祖时赐名现象便已出现，至世祖时受

赐者渐多，亦出现有模仿蒙古名的现象。蔡志纯、

那木吉拉、李治安等学者已就相关问题有过探

讨。①但皆因非专题性研究，对此还有进一步探讨

的空间。

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赐名缘由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此现象集中在大

蒙古国时期和元朝初期，元朝中后期渐少。然元代

文献中的非汉语译名存在着大量的同人异名、同名

异译以及译名的讹、脱、颠倒，很多亦源自蒙古、

突厥、吐番等多种语言，清修 《四库全书》时又

对其有各种篡改。［２］１因此，本文仅以 《元史》传记

材料为基础做初步探讨。

一、赐名渐多，缘由相异：前四汗时期

（１２０６—１５５９）的赐名现象
前四汗时期赐名较多，且称呼不同，赐名的原

因也有所差异。兹依 《元史·列传》中记载的受

赐者及相关信息见表１所示。

太祖铁木真时期，追随其于朔漠的兵将或归附

人中多有因功被赐以蒙古名者。如世居朔漠的弘吉

剌氏孛思忽儿本名为特，因从太祖起兵有功而被赐

名薛禅，兼称曰 “特薛禅”［２］３９１５；其弟帖木儿在平

定诸王哈丹秃鲁干叛乱时立有战功，被赐予 “按

答儿秃”［３］。同时被赐以蒙古名 “忽鲁虎”的德兴

府人石高山之父也是因跟随太祖有功而被赐。［４］

同时，金末率众归附铁木真的保定人邸顺在随

木花黎攻打武仙军时立有军功，被赐以名 “察纳

合儿”，其弟邸常被赐名为 “金那合儿”。［５］ “纳合

儿”与 “那合儿”均为蒙语ｎｏｋｏｒ的汉译，伴当之
意，可见受重视之深。［６］蒙古脱脱里台氏布智儿也

因常年跟随铁木真征讨而被赐以 “纽儿杰拔

都”。［７］３０２１抄兀儿②及时将札木合等突袭的消息告知

铁木真，铁木真遂能先发制人，在收复海剌儿、阿

带亦儿浑等地后将札木合等击败，故赐抄兀儿为

“答剌罕”③ （ｄａｒｑａｎ）。［８］韩儒林认为，此封号在成
吉思汗时代很是显贵，且只有亲信才能受封。［９］赐

名举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亦有因果敢、怀负特殊才能而被赐名者。如昌

平张氏在西征回纥、河西诸蕃中 “屡战，流矢中

颊，不少却，帝闻而壮之”［１０］，被赐名拔都。契丹

人移剌捏儿于太祖初兴时 “率其党百余人诣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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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十策。帝召见，与语奇之，赐名赛因必

赤”［１１］。蒙古西征遇大河而不能过，清州人张荣历

时一个月造船百艘，而被太 祖 赐 名 “兀 速

赤”。［１２］３５８１宣德人刘敏的蒙古名 “玉出干”亦受赐

于太祖，原因在于他在二岁多时便能讲蒙古诸部

语。［１３］３６０９

表１　前四汗时期 （１２０６～１５５９）赐名情况统计

赐名者 受赐者 所赐之名 赐名缘由 含义

太祖 孛思忽儿 薛禅 起兵有功

太祖 贤者帖木儿 按答儿秃 平叛有功 　　
太祖 石高山之父 忽鲁虎 平叛有功 　　
太祖 邸顺 察纳合儿 战功 伴当

太祖 邸常 金那合儿 战功 伴当

太祖 布智儿 纽儿杰拔都 随军征讨 纽儿杰的勇士

太祖 抄兀儿 答拉罕 忠于太祖 自由 （自在）人

太祖 昌平张氏 拔都 勇敢 勇士

太祖 移剌捏儿 赛因必赤 献策 好文者

太祖 张荣 兀速赤 造船技能 能制水者

太祖 渤海人兴哥 哈剌拔都 战功 勇士

太祖 耶律善哥 蒙古歹 父辈功勋 蒙古人

太祖 孙威 也可兀兰 善制铠甲 大工匠

太祖 刘敏 玉出干 容貌 幼弱之人

太祖 唐几人小丑 怯延兀兰 擅制弓箭 高明工匠

托雷 大兴人贾氏 昔剌 胡须色黄 胡须黄的人

太宗 杭忽思 拔都儿 率众归附 勇士

太宗 汪德臣 田哥 率众归附 　　
太宗 石天麟 蒙古台 好学与贤能 蒙古人

太宗 速哥 动哥居 骁勇善辩忠诚 　　
太宗杨 杰只哥 拔都 蒙金之战战功 勇士

太宗 李桢 玉出干必赤 有文学之才 书记官

定宗 刘世亨 塔塔儿台 代父任官 塔塔儿人

定宗 刘世济 散祝台 不详 散祝部人

宪宗 郑温 也可拔都 南征西川有功 大勇士

宪宗 郑鼎 也可拔都 南征大理勇士

宪宗 孙公亮 也可兀兰 通晓译语 大工匠

　　说明：表格资料来自 《元史·列传》。

托雷监国时期 （１２２７—１２２９）则有因外貌特
征而被赐名者。如大兴贾氏因其胡须色黄而被赐名

“昔剌”［１４］３９６９。那木吉拉认为， “根据容貌特征进

行的赐名或者赐绰号，不仅仅是戏谑取笑，而是润

滑蒙古统治者与他族间的关系”［１５］１２。

太宗窝阔台时 （１２２９—１２４１），阿速氏杭忽思
和汪德臣因率众归附而分别被赐名拔都儿［１６］、田

哥［１７］；石天麟④因好学与贤能而被赐名 “蒙古

台”［１８］。速哥因骁勇善战、善辩并保守机密而被赐

名 “动哥居”［１９］。杨杰只哥被赐 “拔都”则是因

其在徐州与金将国用安作战时取得大捷。［２０］定宗贵

由时 （１２４６—１２４８），刘敏之子世亨、世济先后被
赐以蒙古名 “塔塔儿台”、“散祝台”。［１３］３６１０台为蒙

古语ｄａｉ～ｄｅｉ的汉译，常置于人名之后表示其族
属，与蒙古部落有关，可见二人所受嘉奖之深。

宪宗在位时 （１２５１—１２５９），孙公亮音 “宪宗

征西川，温四月不解甲”［２１］被赐以 “也可兀兰”

（大工匠），并赏以鞍勒；真定人郑温和泽州人郑

鼎均因其在 “南征大理时立功颇多，并善于洞察

时势［２２］３６３５”被赐名 “也可拔都”。按照那木吉拉

的观点，“拔都”一词是北方少数民族赞扬勇士的

称呼，蒙元时也以 “也可” （大）、“哈剌” （黑）

等修饰拔都，赐予汉人。［１５］１０

二、赐 名 尤 多，一 赐 再 赐：世 祖 时 期

（１２６０—１２９４）的赐名现象
与前 四 汗 时 期 相 比，忽 必 烈 在 位 时 期

（１２６０—１２９４）受赐人数大大增加。前引 《廿二史

札记》中赵翼所说 “世祖赐名尤多”［１］７０２，赐名情

况见表２：
表２　世祖时期 （１２６０～１２９４）赐名情况统计

受赐人 所赐之名 赐名缘由 含义

王昔剌 昔剌拔都 勇敢且有谋略 黄面勇士

管如德 拔都 勇敢 勇士

张弘范 拔都 宋元战争立功 勇士

刘国杰 霸都 宋元战争立功 敢勇之士

答儿罕 拔都儿 从军有功 勇士

燕公楠 赛因囊加带 平叛有功 好样的南人

玉昔帖木儿 月吕鲁那演 直言善谏 能官

姚天福 巴儿思 不畏强悍 虎

张惠 兀鲁忽纳特 通诸国语 兀鲁忽纳特部人

高鬌 失剌 规制有法 　　
许? 忽鲁火孙 进退庄重 　　
刘思敬 哈巴儿都 外貌特征 大鼻子

杨汉英 赛因不花 父辈功勋 　　
河东刘氏 哈剌斡脱赤 目有异光 黑面医生

河东刘氏 察罕斡脱赤平定叛乱，忠于朝廷 白面医生

河东刘氏 哈剌八都鲁 世祖造肇州城 黑面勇士

　　说明：表格资料来自 《元史·列传》。

与前四汗时期相同，世祖亦将拔都之蒙古名赐

予果敢或立有战功者，保定王氏便是因勇敢而有谋

略而被赐名 “昔剌拔都”［２３］。世祖外出打猎遇大沟

而马不能过时，黄州黄陂县人管如德 “解衣浮度，

帝壮之”［２４］而被赐名 “拔都”。在宋元焦山之役

中，张柔之子张弘范因获得八十艘战船和千名俘虏

而被赐名 “拔都”［２５］，而在此战役中同样立功的刘

国杰被赐名 “霸都”（敢勇之士）［２６］。元朝完成全

国统一后，为了在江南建立稳定的统治，世祖用赐

名来强化所谓的新附人对元朝政权的认同，如新附

人燕公楠因 “以平广南功”，于至元二十三年

（１２８６）应召至上都并被赐名 “赛因囊加带”。［２７］

此外还有因直言善谏和规制有法等而被赐名

者。玉昔帖木儿与姚天福二人均因直言善谏而分别

被赐名 “月吕鲁那演”、“巴儿思”，前者 “犹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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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官也”［２８］，后者则是表扬他 “不畏强悍，犹虎

也”［２９］。同时，原宋朝尚书右仆射商英之裔孙、成

都人张惠早先被俘至杭海， “居数年，能通诸国

语，丞相蒙速速爱而荐之，入侍世祖藩邸。以谨敏

称，赐名兀鲁忽纳特”［３０］；渤海人高鬌在至元初年

因 “掌艺文，兼领中酝、宫卫监门事，又兼作皇

太子宫，规制有法”被赐以金币、庑马和蒙古名

“失剌”。［３１］许?④早年跟随父许国祯，因在世祖潜

邸懂得礼节而被赐名忽鲁火孙。［３２］此外，尚有因父

辈功勋而被赐名并仕元者，如刘思敬［３３］、杨汉

英［３４］３８８４—３８８５。前文赵翼所述世祖时的 “一赐再赐

者”［１］７０２河东刘氏，先后被赐以 “哈剌斡脱赤”、

“察罕斡脱赤”和 “哈剌八都鲁”三个蒙古名。

“哈剌斡脱赤”是其拜见世祖时因 “目有火光，异

之”而赐，“察罕斡脱赤”是其参与平叛海都之乱

后被赐。世祖在乃颜故地立肇州城时，“哈剌八都

鲁”乃是刘氏在 “小龙儿”与 “哈剌八都鲁”之

间自选而得。［３５］

三、赐名渐少：元中后期 （１２９２—１３６８）的
赐名现象

从至元三十一年 （１２９４年）忽必烈去世到至
顺二十八年 （１３６８年）顺帝北奔是元朝中后期的
历史。据目前资料来看，此时期的赐名现象似较前

两个时期为少，仅有三人被赐名的记载。

文宗图帖睦尔时 （１３２９—１３３２），赐伯岳吾
氏⑤达普化以 “泰不华”， 《元史》中未交待其受

赐原因，但因其父塔不台入值宿卫之故，其赐名可

能与其父亲有关。［３６］

顺帝妥欢帖睦尔时 （１３３３—１３７０），仅有贺惟
一和王保保二人被赐。贺惟一是被赐姓，《元史·

太平传》说他 “初姓贺氏，名唯一，后赐姓蒙古

氏，名太平”。其受赐过程如下：

“（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

国姓不以授，太平因辞，诏特赐姓而改其名。七

年，迁中书平章政事，班同列上。”［３７］

对贺惟一的赐名主要因其在政府中的重要地位

和所受宠信。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跟随舅父察罕

帖木儿镇压红巾军的元末名将王保保⑥于１３６１年
受遣运粮至京师，在受顺帝接见时被赐名 “扩廓

帖木儿”。［３８］

受赐人数在元朝中后期的减少，或与当时的政

治环境与用人政策有很大关系。伴随着统一大业的

完成和随之而来的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元朝中后

期既不存在大量民族群体的归附问题，也不会有大

蒙古国时期和世祖时期那样的动乱和纷争，因而立

功效忠的机会亦相应减少。

同时，由于元代四等人制的存在，各民族在官

制、法律、科举和军事等方面所受待遇不尽相同。

就官制来说，非蒙古与色目人不得在中央或地方为

正官， 《元史·百官志》亦有 “其长则蒙古人为

之，而汉人、南人贰焉”的说法。［３９］对此，钱穆在

其 《国史大纲》一书中提到说：

“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诸职，汉人不得居。

参知政事，中叶后，汉人为者亦少。终元世非蒙古

而为丞相者仅三人。内一系回回人，汉人为史天

泽、贺惟一二人。史在世祖时。贺则已在顺帝时，

初以为御史大夫，犹赐名拓拔，改名太平，而始得

之。”［４０］

可见，至元之后汉人不被重用成为一种常态，

而在受赐群体中又是汉人居多，因此能被元朝中后

期诸帝赐以蒙古名者逐渐减少。

四、蒙元诸帝的赐名目的与受赐群体的蒙古化

趋势

蔡志纯先生认为，赐名现象的产生是为了突出

蒙古人的地位，笼络其他民族群体，实行分化政

策。［４１］其实，上述讨论已经可以看到赐名的多样

化，单纯以民族分化来概括显然不够客观。笔者认

为，政治目的是元朝统治者赐名的主要出发点。从

铁木真，中经托雷、窝阔台，再到贵由、蒙哥和忽

必烈，随着蒙古族的西征、灭金、征服大理和灭宋

以及镇压叛乱等，一批归附汉人或因勇敢、或因战

功、或者某方面的突出才能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

同时亦有长期追随统治者的蒙古其他诸部人被赐名

的记载。

这些受赐者也纷纷为统治者效力。前述布智儿

后在征回回、斡罗思等国时 “每临阵，布智儿奋

身力战”［７］３０２１。契丹人耶律善哥后来在对宋战争中

拿下光州、枣阳等地，对元朝贡献颇大。［４２］王昔剌

受赐后在攻占钓鱼台、征讨阿里不哥和镇压李
#

叛

乱时均有功于朝廷。太原人杨汉英在１２８５年跟随
母亲至上都拜见世祖时被赐名 “赛因不花”，后在

平叛西南夷叛乱和抵御播南庐崩蛮内侵时立

功。［３４］３８８４—３８８５

很多受赐人及其子孙后代均用蒙古名，遵从蒙

古习俗，娶蒙古女子为妻。贺惟一之子贺钧亦有蒙

古名 “也先忽都”［４３］，前述受赐于睿宗之贾昔剌，

其子名丑妮子，孙名虎林赤，重孙名秃坚不花，子

孙后代亦均用蒙古名。［１４］３９６９对于元代受赐名的汉人

·０８·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给子孙娶蒙古名的现象，那木吉拉先生认为它反映

的是受赐群体对蒙古人趋同的文化心态和蒙古化程

度。［１５］１４世祖朝时，在诸大臣商议将投降的杭海叛

乱者施以斩首之刑时，贾昔剌后人秃坚不花上书

道：“杭海本吾人，或诱之以叛，岂其本心哉！且

兵法，杀降不详。”称这些蒙古叛者为 “吾人”说

明其已经产生了对蒙古族的认同意识，世祖从此也

知其对元朝的忠诚而升其为同佥宣徽院事。［１４］３９７１郑

鼎之子郑制宜便被统治者当成蒙古人看待，在至元

二十四年 （１２８７）世祖巡幸上都时，各机构应由
一名蒙古官员留大都理政，郑制宜因是汉人不能

留，世祖以 “汝岂汉人比耶”［２２］３６３７将其留下，可

见其已被当作蒙古人对待。

同时，受赐人之子孙亦会因各种原因被赐以蒙

古名，前述刘敏之子刘世亨、刘世济和刘斌之子刘

思敬、杨邦宪之子杨汉英被赐以蒙古名均是如此。

统治者对这些汉人及其后代连续赐名的结果便是其

蒙古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五、结语

如赵翼所说，与元朝皇帝 （大汗）赐名几乎

同步，大量非蒙古人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者蒙汉名兼

用。［１］７０２如刘哈剌不花、塔失不花、郝和尚拔都、

贾塔剌浑、杨朵儿只等均是改称的蒙古名，李治安

认为这些未被赐名之人改用蒙古名的主观动因，一

是意在混入怯薛或便于谋求达鲁花赤等非汉人官

缺；二是追逐以统治民族为尊为贵的时尚。［４４］３５这

正反映了赐名现象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４５］

指出了元代迁入中原的西域人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

情形。２０纪末，杨志玖的 《元代西域人的华化与

儒学》［４６］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而学界对蒙元

时期蒙古化趋势的探讨说明了当时各民族间的交流

与融合。李治安认为，元代多元文化体系内交流影

响并不局限于文化的单向变动，而是蒙、汉、色目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 “涵化”。［４４］２４文化群体间的

互动构成了一定历史时期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蒙

元时期的互动和交流现象，恰好是当时各民族间交

流与融合的缩影，是历史的进步。

注释：

① 蔡志纯：《元明蒙汉间赐名赐姓初探》，《民族研究》１９８９年第

４期，８６－９１页；那木吉拉：《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中央

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１０－１４页；李治安：《元代汉

人受蒙古化影响考述》， 《历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２４—５０

页。史卫民： 《元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展龙：《试论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２００８年第６期，４９－５３页；何

星亮：《汉族是如何融入少数民族中的》，《中国民族报》２０１０

年４月２日第７版。

② 《圣武亲征录》与 《元史》均记载此事是抄兀儿所为，而 《元

朝秘史》、《史集》等均说是火力台 （Ｑｏｒｉｄａｉ），韩儒林对此问

题有过探讨，但因资料缺乏而未能得出结论，参见其 《穹庐

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１页。

③ 其实 “答拉罕”是一封号，而非蒙古名，有关蒙元时期的历史

文献中多有出现，韩儒林对其来源、演变、含义和享受特权、

敕封情况有过精深研究，参见其 《蒙古答拉罕考》 （原载华西

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１９４０年第２期）和 《蒙古答拉罕

考增补》（原载华西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１９４１年第４

期），均收入韩儒林 《穹庐集》，第２３—５８页。

④ 石天麟之次子和孙子之名分别为 “怀都”和 “哈蓝赤”，均以

世袭方式得断事官一职，两人名字是否确为蒙古名有待研究。

⑤ 伯岳吾 （Ｂａｙ′ｕｔ）之称来源于蒙古语 “富” （ｂａｙａｎ）一词的蒙

古语复数形式，文中所说的伯岳吾为当时蒙古部落中的伯岳吾

部，与Ｙｅｍｅｋ、钦察和康里人中的伯岳吾氏不同。《西北民族史

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４７—７０页。

⑥这里所述的王保保，党宝海据 《明太祖实录》和其父赛因赤答

忽的墓志铭认定其本名为扩廓帖木儿，而非赐名，但使用过汉

族的王姓，特为说明，参见其 《扩廓帖木儿的族源、本名与汉

姓》，《西北史地》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５９—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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